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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洪晨

她是舞台上能量满满的乐队主
唱，她是孩子们心目中的百变老师，她
是台州市流行音乐学会的“琼姐”——
她叫张琼，音乐是这个 90后女孩成长
的养分。

在音乐中成长

“我小时候最早接触和喜爱的音
乐类型，是山歌。”眼前这个姑娘气质
摩登，带着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一开口
却让人意想不到，仿佛有种“反差萌”。

张琼出生于椒江，因为父亲从事
渔业，她小时候经常在海鲜市场里自
由奔跑，和渔民们聊天。“上学以后，
我发现自己的声线和别的孩子不太
一样——我嗓门特别大。”

她喜爱的音乐也和同学们不一
样，“大家都喜欢周杰伦、蔡依林，我爱
听宋祖英，还学着唱——大概是因为
家里有许多民族音乐的磁带”。

2005年，一档现象级选秀节目《超
级女声》火遍大江南北，张琼迷上了音
域独特的歌手张靓颖。受偶像的影响，
她开始接触欧美流行音乐，学唱惠特
妮·休斯顿、玛丽亚·凯莉等歌手的英
文歌。

对唱歌的喜爱和嗓音的野蛮生长
持续到了高中，张琼向父母提出，想学
声乐，未来走音乐道路。

在家人的帮助下，张琼找到了恩
师——女高音歌唱家马亚囡，开始学
习民歌和美声两种唱法。“我在椒江上
学，老师在杭州。我和老师约定指导时
间后，利用周末到杭州学习。”

“第一次是爸妈送我去的，之后都
是我自己坐大巴去杭州。我记得最早
的班车是早晨 5点 55分，我上完声乐
课和古筝课，当天赶回台州，到家往往
已是晚上七八点。”冬日的早晨冷得手
指都伸展不开，这个倔强的女孩也从
没想过放弃。

到了高三，既要准备艺考，课业也
不能落下。“我经常练习古筝到凌晨两
三点，早晨又背着书包去上学。”张琼
回忆，“大概因为真的热爱音乐，我好
像一点也不觉得累。”

后来，张琼如愿考入杭州师范大
学艺术教育专业，系统学习了声乐、钢
琴以及美术、书法等，同时继续跟随马
亚囡老师精进声乐水平。

大一时，张琼参加了学校的十佳
歌手比赛，获得第六名。“比完赛，我心
态崩了。我从小参加大大小小的
歌唱比赛，一直都是前三，甚
至连续几年拿冠军。这个名
次让我很长时间情绪低迷，也
不敢去找马老师上课，一度怀
疑自己选错了路。”她说，“后
来，马老师了解到原因，骂醒
了我。‘这点小挫折都受不起，
学什么音乐。’‘以后无论遇到
怎样的舞台，哪怕是街边的小
角落，都要认真对待，做到自己
的最好。’”

这些教诲，至今印刻在张
琼的心里。这场失利的赛事，
也成为她常年“征战”中印
象最深的一场。

大学毕业后，张琼回
到家乡，成为海门街道
第二中心幼儿园的一
名老师，把所思所学
传递给孩子们。

教学之余，她会
编排儿童音乐剧，指
导孩子们参演，为他
们做音乐启蒙。“现
在的家长和孩子都
太紧张了。我虽然不
能改变现状，但希望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们享受音
乐、快乐学习。”

玩转多种风格

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无疑是幸运
的，从小有机会从各种渠道接触音乐，
并从不同风格的音乐中汲取养分。广
泛的吸收和接纳，让年轻的脑袋里充
满各种奇思妙想，既渴望传承与融合，
也憧憬打破和创新。

张琼的身上，就有这些复杂和矛
盾的特点。

大学时和同学们偷偷组乐队、玩
摇滚，是她众多“叛逆”往事之一。“老
师不鼓励我们玩乐队，因为这会影响
我们的唱腔。唱起民族音乐来好像变

‘油’了，有时我自己也有感觉。”张琼
说，“我很尊敬我的老师。可我太喜欢
音乐了，什么都想去尝试，还是忍不住
偷偷去乐队唱歌。”

大学毕业不久，她参加台州市十
佳歌手比赛，获流行组第一名、总决赛
第二名。这次比赛让她收获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好友，一拍即合组建了妙乐
队。张琼担任乐队主唱，从此更加“放
飞自我”。

妙乐队聚集了一批涉猎广泛的年
轻音乐人，曲风自由奔放，表演形式多
元。除了摇滚、流行，他们还尝试不同
音乐风格的融合，热衷于探索各种未
知的可能性。

“我是学民乐的，就想把学民乐的
朋友也拉进乐队。我们尝试过流行音
乐和民族乐器的结合，像《Bang Bang》
和《龙拳》的民乐改编版，反响就很
好。”张琼说。

后来，她加入了台州市流行音乐
学会，现担任副秘书长，成了年轻音乐
人口中的“琼姐”，也更加活跃地出现
在台州各大舞台上。

2020年，妙乐队在大陈岛旅游音
乐节上带去精彩的演出；去年 5月，张
琼和搭档李振宇代表台州市流行音乐
学会，参加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举办
的流行音乐盛典，带去一首《女书》；去
年 10月，他们在“山海台州情 乐动未
来心”2021台州市流行音乐盛典上重
新演绎了这首作品。

说起《女书》，张琼滔滔不绝。“我
无意中听到这首作品，就觉得我一定
要唱它！这首歌里仿佛有一种什么东
西，在牵引着我。”

女书是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交流文
字，流传于湖南江永妇女之间，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张琼辗转联系上女书的
一位传承人，了解这首歌
的文化背景以后，更为之
动容。

“这首歌描绘的是姐姐
即将远嫁，弟弟依依不舍的
画面。”在省流行音乐盛典上
演绎时，这首歌真挚的情感打
动了所有人。

这次尝试，也让张琼
有 了 一 些 新 的 感 悟 ，
“我们做音乐，不能只

停留在好听、好看
上 ，应 该 输 出 更

美好、更有意义
的作品，前往

更深、更远
的方向”。

张琼：
流行音乐“玩”起来

张琼演出照。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在黄岩西部山区宁溪古镇，“老善火烧店”

就坐落于钟楼路上。这几年，这家店成了“网
红”打卡地。

皮儿薄，馅多汁，味浓香……舌尖上的美
食“宁溪火烧”，香飘街巷，穿过悠悠岁月，勾起
许多人的美好回忆。

一

在春寒料峭里，我们一行人寻访“老善火
烧店”，此时已到吃午饭的光景，店门前，人们
行色匆匆，不少顾客在驻足观望或购买火烧。

有一对老夫妻正忙碌于店堂里，丈夫在用
心制作火烧，妻子在热情招徕顾客，每天都是
如此。尤其是在旺季，前来买火烧的顾客，走了
一拨又来一拨，大多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众多
的回头客，引来小店生意红红火火。

店主名叫王金善，小个子，不苟言笑，身着
一件朴素的上衣。店面是一间小小的木头屋，
内部陈设简陋却整齐有序。木板的风化程度，
足以读出它经历的沧桑岁月。

“我 7岁时就开始卖火烧了。爷爷王启培、
爸爸王台仓都会做火烧，经常听和看，无形中
受到影响，我从小就知道怎么做火烧。长大后，
我逐渐领悟到‘多一门技艺多一条路，人生就
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这个道理，也就更努力地
去学做火烧了。”王金善说。

二

在宁溪，很多人都有吃火烧的习惯。
早年，一些山民逢年过节，就喜欢到王金

善这里买火烧，一饱口福；还有一些人下田干
农活，家里人会送火烧过去，作为充饥的食物；
还有一些山民家里盖新房，也会买火烧来招待
建筑工人。

改革开放后，春风吹绿台州大地，也吹进
了山区老百姓的心里。当王金善看到当地吃火
烧的人越来越多，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开了一
间火烧店。他记得，那时候一个火烧卖 3分钱，

“都是有钱人来买的”。
至今，他的店已经开了 40多个年头。而火

烧的价格，也由最早的每个 3分涨到现在的每
个3元。

王金善家的火烧世代相传，已有 100多年
历史，逐步发展成为宁溪美食的老字号。因吃
起来又脆又香，而且便于携带贮藏，深受山区
村民喜爱。随着“老善火烧”在社会上得到广泛

认可，它已成为当地优秀旅游商品和节日畅销
美食，并入选黄岩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金善的妻子名叫黄雪娟，1972年两人结
婚后，她就跟着丈夫学做火烧，一直到现在。每
天一大早，这对勤劳的夫妇就会推着小车从家
里出发，车上装着面粉、肉和油等一些制作火
烧用的食材。夫唱妻和，小日子其乐融融。

三

问及如何制作火烧，王金善显得兴致勃
勃。他说，自家的火烧都是现包现烤的，烤好后
味道特别香，肉眼可见皮儿薄。

他制作火烧用的原料，一向是上好的白面
粉。经过开水烧烫、温水揉匀后，白面粉就会焕
发出别样的光泽。王金善首先用酵种（俗名糕
娘）对面粉进行发酵，再加少量的碱，这样制作
出的火烧，口感才会松软；接着，拌入油酥，与
发酵好的面粉搓揉成团，再用咸肉（肥膘）拌葱
末作为馅；将它们逐一压扁，再制作成一只只
圆形的火烧，并在表皮涂上一层喷香的糖饮，
撒上芝麻；最后，将它们贴在炉壁边缘，用木炭
烤熟。大约 5分钟后，火烧就会出炉。这样制作
出来的火烧，咸淡适中，香味浓郁，外酥里嫩，

又有嚼劲。
看着王金善的整个制作过程一气呵成，刚

出炉的火烧，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让人垂涎不
已！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真可谓“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王金善制作的火烧外表金黄光亮，纹理呈
石榴状，口感外酥里嫩，层次感强。这除了依赖
于他平日里苦练的揉面手艺外，还得益于祖辈
传下来的过硬技艺。

他在立足传统火烧制作的基础上，还对火
烧的配方和做法进行了改进和提升。他家火烧
之所以好吃，无非是这几个原因——食材用料
新鲜，烤制火候掌握得好。这些虽然看起来简
单，但操作起来却不容易，更需要积累多年的
经验才行。

在炎热的夏季，火烧更是供不应求。许多
人早上烧煮了白粥、绿豆汤，中午下班时，就顺
路捎带几个火烧回家搭着吃，既省时又省力。
在旺季，山民买火烧基本要赶早预订，否则一
饼难求。

时间是食物的挚友。跨越百年的宁溪火
烧，在邀我们奔赴一场舌尖盛宴。它在带给我
们一场味蕾盛宴的同时，更是让人感叹传承的
魅力。

宁溪火烧：奔赴一场舌尖盛宴

本报记者林 立文/摄
很多著名景区，不管去多少次，你都会发

现上次没留意到的美。神仙居更胜一筹，隔一
段时间去，你就会遇到全新的风光。

上一次坐着索道上到神仙居景区的南天顶，
还是一年多前。上周日，当我从南天顶索道驿站
出口走出时，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哇，电梯！”

这不是一段普通的手扶电梯，而是分为两
层，至少有几百米长的山体手扶电梯。如果你曾
经爬过神仙居的山路，你就会理解我为何为“电
梯”惊叹。电梯笔直通往南天顶，乘坐而上，不过
几分钟，而走山路，至少得半小时才能登顶。

虽说拾级而上，一览众山小，会有格外畅快
的乐趣，但对于我这样膝盖脆弱的微胖人士，这
两段手扶电梯起到的不止是送我上山的作用，
更是满足了一个游客最需求的心理享受。

神仙居景区在没有索道之前，绝顶之美，
就像是传说，好像只有唐朝诗人和登山队员才
配得上欣赏。如今，人们自索道而上，扶电梯登

顶，每一个游客都会心存感激。
走下扶梯，山路右手边有一个购票窗口，

售卖的是“南天顶玻璃观景台”门票，成人票价
一人100元。

刚从山下停车场下车时，我们一行人一抬
头，就看到一个酷似巨轮船头的玻璃观景平
台。悬崖半空突出这么一个平台，乍一看颇为
突兀。然而在景区设施集体“网红化”的当下，
对于玻璃观景平台，我们早就习以为常。

这个全新的玻璃平台如此瞩目，每一个游
客登顶后，自然不会不好奇。

考虑到票价不菲，也出于对玻璃观景平台
的审美疲劳，我们决定，派我和朋友两个爸爸
带上三个小孩去平台看看，两位妈妈在门口休
憩等候。

神仙居高空景区游步道，基本都是依崖壁
而铺就的悬空石板平路，这又是让每一个游客
都心存感激的设计。整个高空景区，走遍至少3
个多小时，要是山路上上下下，不知又要吓退
多少游客。

话说我们两大三小终于走到观景平台处，
抬头看上去，就是分为两层的巨型玻璃平台。
还未往上走，我和朋友就决定对两位夫人进行
紧急呼叫：“快点买票进来。”

因为眼前的风景，已经让我们无法淡定。
神仙居地标“观音峰”就在眼前，观景平台

下设置了一个白色尖顶样式的“朝拜台”，透过
朝拜台，观音峰正好如一幅画被收纳其中。

果然，两位女士看到这一幅“人工天然山水
画”，都做了女性都会做的事：她们依次坐在朝
拜台内，面朝观音峰，拍下了经典的“网红照”。

以观音峰作为观景平台的“前菜”，真是一
个好思路。心情愉悦的我们，在平台入口处换
上防滑鞋套，走向通往虚空的玻璃步道，享受
南天顶的“正餐”。

这一路，大人小孩叫成一团。
旁人也无暇笑我们，因为大声尖叫、蹲下、

闭眼、紧紧抓住扶手，是平台上游客们的统一
反应。

南天顶玻璃观景台位于海拔869米的悬崖
峭壁之上，为单塔斜拉悬挑双层钢结构玻璃观
景台，塔高 30米，悬挑 45米，悬空 400米，悬挑
面积1000余平方米。

在这么高的悬崖之外，踩在透明的玻璃平
台上，不管你是否恐高，尖叫都是本能反应。每
一次低头看脚下，我脑子里都不断跳出一个想
象，如果这玻璃突然消失，笔直下落，我是不是
可以飞起来？

每次假想，身上都会通过一股电流，心跳
加快，赶紧抬头。走两步，又忍不住低头，再次
假想。人到了高处，就会有本能的“下坠幻想”，
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

走到平台最外沿，撑着扶手，饱览一览无
遗的风景。观音峰畔，郁郁葱葱的山头无限绵
延开来。

据说，神仙居就是“天姥山”。李白当年写
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引无数人遐想。虽然“天
姥山”究竟在哪各有说法，但站在南天顶的悬
崖之上，我觉得这一处非常符合诗仙笔下的梦
幻之境。

在城市日久，脑子里就很难再有“仙境”存
在的空间，哪怕走神、做梦，也少有自然风光出
现。有了索道，又有了电梯，登顶不再难。当我
们猛然将如此美景尽收眼底时，亦真亦幻的感
受，就会让一切更加缥缈。

神仙居绝顶之美，毫不逊于其他名川大
山。在这个出台州旅游还需谨慎的时节，饱览
如此风光，幸福得一塌糊涂。

神仙居：
人在南天顶，心在无垠间

王金善王金善、、黄雪娟夫妇在制作火烧黄雪娟夫妇在制作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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